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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文献梳理、生活体验和理性思辨，发现AI异化、伪知识泛滥和全民娱乐已经对人心之善和文明传承造成了深度危害，对此，只有理性认清AI和知识的双刃剑属性，建构至善精神信仰、再造科技哲学、完善人化科技的法律法规，才能有效化解人为危机。
关键词：人工智能；伪知识；全民娱乐；人化科技；至善精神

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Damage of AI Alienation, Pseudo Knowledge Overflow  and Nationwide Entertainment to Human Nature and Civilization

RUAN Zhao-hui

(Guiyang University Library, Guiyang Guizhou 550005)

Abstract：Through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rational thinking, reveal the peopl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ltural inheritance law lack of rational knowledge. AI cognitive and knowledge attributes contain the double-edged sword, in a positive force.  The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beliefs, only good re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uble-edged sword, Perfecting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human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rder to weaken the alienation of power AI.
[Key words] AI; Pseudo Knowledge; Universal Entertainment; Humanized Technology ; Holy Spirit
新华每日电讯报道，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不仅在《独立报》撰文警告：如果轻视人工智能的潜在危机，会招致人类自身灭亡；还与卢克·米尔豪泽、弗兰克·维尔切克、扬·塔利等世界顶尖学者联名发出公开信警告“如果没有针对人工智能的安全防护措施，可能导致人类的未来变得黯淡，甚至让人类灭亡”。[1]霍金等人之忧不无道理，随着人工智能（后文简称AI）的快速发展，不仅AI的异己力量正在快速膨胀，而且还加速了伪知识的泛滥和全民全面娱乐，这已经成了人性至善和文明传承的巨大威胁。
1  AI异化、伪知识泛滥和全民娱乐对人性与文明危害的表征

《哲学大辞典》定义认为：“人性(human nature)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各种特性或属性的总和与概括”，[2]人性即人的本质属性，是人的精神与生命至善同构的规定性，包括人的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物质和精神不可偏废的协同至善建构，不仅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人类及其文明的生成与发展的不竭动力。“文明(civilization)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是人类开化状态和社会进步的标志。”[2]文明是与野蛮相对的范畴，具有继时性、传承性、发展性等特征。而现实的实然状况是，那些从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延续至今的亘古不变的人性和文明价值及其传承规律与方式，在后工业文明的今天却因AI的异化和伪知识泛滥、全民娱乐等而发生了变异。
1．1  AI的高度智能化及其快速普及，正在快速地弱化着人的数理逻辑能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数理逻辑能力是人独有的能力，是人类认识、改造世界和传承文明的基本能力。该能力原本是人不断地进行合逻辑的表达、演算、思考、验证、纠错等训练而最终养成的逻辑认知和实践能力，并奠基和提升着人的精神观念及行动等。但是，随着AI的快速发展与普及，不少人已经不再通过自我逻辑思辨、表达等体验而获得知识和观念，而是通过无处不在的AI快速获得所需要的结果。这不仅反映在成年人中，而且也泛化在不少原本需要进行逻辑能力强化训练的中小学生、乃至幼儿园的孩子的观念和行动中——所有数理逻辑能力的训练已经不再是训练，而是简单的键盘敲击和结果的使用。这种不再进行严密数理逻辑思考、演算、推演训练，而是简单地使用AI呈现结果所导致的实然现状是：不少成年人、大中小学生、乃至幼儿园孩子的逻辑推演、语言表达、劳动创造等能力不是在提升而是已经弱化。而逻辑思辨、语言表达和创新等能力的弱化，将直接威胁着人性的自觉、自律和文明的传承、创新。
1．2  AI提供知识的便捷化获得，已经使人的识记对象、识记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异
马克思认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3]而“有意识”的本因就在于人脑具有区别于其他有脑生物所独有的知识技能识记、统整、再现、再造、运用等能力。人能对其感知、体验、想象的知识技能进行识记、保持、再现和传承，就在于人能综合运用识记的知识技能进行再造、生成新的知识技能、提升新的记忆、传承创新文明。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技能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及自身的结晶，通常以思维形式、范畴和行动范式展示其实在性、真实性，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及自身的必备条件，是人类文明生成和传承的基本条件。但是，现实的实然状况是：随着AI的快速发展和海量伪知识的无处不在，人性中的惰性（不劳而获）正在快速膨胀——不需要艰苦学习、深入思考、强化识记、有效再现、深入实践，而只要“百度一下”就可为我所用，这种 “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知识价值观及其行为不仅被不少成年人所广泛推崇和实践着，在青少年（中小学生）中也成了让人不无忧虑的潮流观念和行动。

从识记对象上看，随着知识泛在和AI的普及，识记对象已经从识记知识技能本身转向了知识技能的载体。不少人已经不再记认知识本身而侧重记认承载知识技能的网络、搜索引擎、再现工具（手机、电脑），而这种知识技能识记对象的转移，不仅弱化了人的语言（书写、口头）再现、表达、再造能力，而且强化了人的工具依赖性。这不仅已经严重地制约了文明的传承力和创新力，而且使原本必须艰苦劳动的人发展为使用工具提供结果的人。殊不知“任何科学都是建立在它所已知的知识之上的，甚至科学观察的能力也无不与已知的东西相关，只有依赖于已知的知识，才能理解未知的对象”。[4]现实的现状是不少人已经蜕化成AI所提供结果的使用者，而不是知识、文明的传承者和创造者。
1．3 伪知识和全民娱乐的泛滥，使人的甄别能力发生了蜕化
随着AI的快速发展，除了涉及国家安全、机密的东西之外，一切知识都可通过网络便捷化地获得。当然，泛在的真知识确实是强大的生产力，但是，当前真知识和伪知识不仅在网络上早已交织在一起，而且早已泛在于各种媒体，甚至许多真知识已经被伪知识群包裹了、遮蔽着。随着全民娱乐化的泛滥，人人都可便捷地发布自恋性的知识而成为他人可“百度”到和使用的知识。而自恋性的、娱乐化的、不严谨的、不自律的海量伪知识的发布及其传播，不仅使非专业技术人员难鉴别其真伪，即使专业人员也很难确切地鉴别其真伪。这就使整个社会的知识信息鉴伪能力不是在提高而是在弱化。针对伪知识泛滥及其造成的危害，党的十八大报告特此要求必须“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抵制低俗现象”，[5]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指出要“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6]
1．4  娱乐化伪知识的泛滥，正在弱化着人类文明的传承力和创新力
文化学鼻祖泰勒（Tylor）说：“文明是一种复杂丛结（a completed system）的全体；这种复杂丛结的全体，包括语言、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7]马克思认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 …以往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明的东西，无非是从后来历史中得出的抽象，无非是从先前历史对后来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8]也就是说，人类文明之所以能够传承至今，不仅因为文明本身有其内在的严谨性、自律性、共认共在性、民族性、包容性、延续性等特性，而且因为文明有其独有传承规律。但是，随着AI的快速发展和海量伪知识与全民全面娱乐的泛滥，不仅一切真知识正在被泛滥的海量伪知识遮蔽和包裹；而且各种公认的、严谨的人类文明的价值观以及文明固有的传承方式也正在被娱乐化地恶搞着。正如波兹曼的警告所言：“今天，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了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9]也就是说，当代的实然状况是，一切文明的构成要素正在被或已经被娱乐化、甚至是恶搞，这种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对文明的娱乐化恶搞，正是当下语言异化、信仰迷失、伦常错乱、德性下滑、经典消失、价值沦丧、人性弥散等的本原。这种无所不能的对人类文明要素进行娱乐化恶搞行为，必将消解人类文明的传承力、创新力，必将导致人性退化（dehumanization）和人类文明终结。
1．5  AI的异化与全面娱乐已使人的精神信仰对象发生了质变——从对观念化的至善精神信仰转向了对实体对象的崇拜和效仿
人是唯一能主动积极建构至善精神的存在，这正是人性至善和人类文明传承至今的原动力，至善精神向往、建构、观念化再造等是人对楷模（典范）的至善精神的爱和效仿与再造，人对“圣者、天才、英雄、文明精神的主导者”等的爱与效仿，原本只是效仿其精神本身，而绝不是其肉身或载体；但是，现实的实然状态是，随着AI的发展、全民全面娱乐的泛滥，当代不少人的精神需求已经从对观念化、人格化的至善精神信仰转向了对精神载体信仰；不少人不是效仿“名人”的至善精神性的东西，而是崇拜其肉身、向往和效仿其物质收益、物质生活，不少媒体及不少媒体人还发挥着“炒作”、推波助澜的作用，使整个社会的精神信仰都滑向或转变成了对实体物（人、钱、权力）的信仰和崇拜。这种异化于精神本质的物化信仰，不仅使人的精神需求完全趋向物化，还使文明传承、至善精神信仰、生命价值的本真意义等失去承载之基和发展的原动力。
2   AI异化、伪知识泛滥和全民娱乐等对人性及文明危害的本原
霍金等人警告人类要警惕AI快速发展的风险，是因为他们觉察到现代人严重缺乏对AI的异己力量的理性认识和有效规避能力，不少人正在滑向成为AI的工具的边缘，这也是人性及文明发展的巨大风险。
2．1  对AI的“双刃剑”属性的理性认知乏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制造和使用工具并进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是人的本质属性，但现实的实然现状是极少数人创造的AI等工具，使绝大多数人不需要经过生产劳动就能享受工具所带来的丰盈物质及娱乐化精神产品，即人必须思考、生产、劳动的过程正在大范围地被AI取代。当大多数人不再进行物质和精神的事实性生产，不能体验生产劳动过程所带来的实事价值时，人本能的惰性、贪娱性就会膨胀，人的至善精神建构也就失去了本己之力。而至善精神建构乏力，人性的弱点及动物性本能就得不到有效抑制，人性与文明传承危机就在所难免。造成这种危机的本原，就是不少人并没有清醒地认清AI的本质。AI确实是强大的生产力，但它也是一柄双刃剑，具有双刃剑属性：AI不仅能再造功能强大的工具和带来丰盈的物质，也能把人变成工具，并导致人毁灭。正是不少人对AI的“双刃剑”属性的认知乏力，不仅对自己已经成了工具的工具还未觉察，甚至还沉溺其间并不遗余力地鼓吹着这种价值取向，这就进一步增强了AI的异己力量。霍金等世界顶尖专家要人们警惕AI的异己力量，不仅是他们担忧AI一旦超越受制于生物进化速度的人类将会发生“政变”，还告诫人们要警惕AI正在代替人的思维、生产、劳动的体验，要人们警惕自己不要成为AI的工具，而要理性认识和掌控人工智能。
2．2  对知识是人类的知识的理性认知乏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知识是人类认识的成果或结晶，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反映事物本质的知识才是真知识，反之，则可能是伪知识。伪知识为什么能泛滥成灾？原因一，AI的飞速发展，使知识不需经过实践检验就可以传播，检验知识和未检验知识同时泛化；原因二，复数的人类认识体验正在被单数的个人认识弱化，尤其是传统共认的知识（观念、价值、行动等）正在被个人情感经验弱化；原因三，真知、良知正在被个人娱乐化地恶搞；其四，碎片知识已经包裹了系统知识。虽然个人的认识、体验的真知经过实践检验也可能成为人类共认知识，但是，由于知识传播方式的绝对工具化、数字化、便捷化、快速化以及自由化、个性化，以及知识使用的功利化、体验化、娱乐化，等等，这一切为伪知识的泛滥提供了工具基础和认识论、实践论前提。同时，由于不少人对知识本身的适人性、传承性、知识是人的知识、知识具有双刃剑属性（不仅伪知识对人性及其文明百害无一利，真知识的非人化应用也会对人性与文明造成伤害）等缺乏理性认识，伪知识泛滥成灾就自然而然。
2．3  对人是生命与精神同构的苦行者的认识和实践乏力
精神空虚、信仰乏力、价值失范等是整个社会娱乐至死的根源。此在物质生活的事实上不平等、不均衡以及人先天对物质需求的贪婪本性，如果缺乏至善精神信仰之力对本能贪娱的规劝与抑制，对此在物质追求得不到满足，不少人就会产生怨恨。同时，由于精神信仰缺乏至善楷模价值指引以及世俗化精神价值的泛滥，不少人不是在精神世界内进行自律、自省、自戒的苦行，而是把世界进行娱乐化、庸俗化再造而获得自我心灵慰藉和精神愉悦。这种把世界进行庸俗化、娱乐化再造的过程与结果不仅满足了部分人自我精神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还被不少人作为价值取向而推崇和效仿，整个人类娱乐至死就自然而然了。因此，如果不能从本质上认识到人是生命与精神同构的苦行者，如果不能以精神抑制本能贪欲，就不能理性地认清工具和知识等都具有“双刃剑”属性的本质，也就不能站在人是社会人、他在人、文明人的层面进行至善精神建构，也就只能沉溺在庸俗化的精神自恋中和AI的奴化中娱乐至死。
3  应对AI异化、伪知识泛滥和全民娱乐危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不仅是生命与精神的有机统一体，而且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必须进行精神和物质有机统一的生产劳动。人不仅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来改造世界，而且是唯一能进行自我救赎、建构世界的生灵，面对AI的异化、伪知识泛滥和全民娱乐等危机，人必须理性地处置危机、拯救世界、救赎自己。
3．1  建构至善精神信仰，救赎人类自己
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神，是因为神只有绝对精神而没有身体；人之所以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高等动物，是因为其他动物、乃至最亲缘的动物都只有身体而没有精神和信仰（无敬无畏、凭借自然给予而活着是是其它动物的本质属性）。正因为人是生命和精神的统一体，是唯一具有信仰和敬畏之心的生灵，所以人是唯一能进行自我救赎的高等动物。人，只要是正常人，不仅能凭借理性和精神抑制本能冲动，而且能凭借理性、已掌握的知识技能等看清对象的本质和化解危机，更能凭借精神之力、敬畏之心、知识技能等理性地规避风险，建构爱的共同体和至善世界。
AI异化于人、伪知识泛滥成灾和全民娱乐至死等危机与自然灾害突发性危机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危机是人的观念、行动所造成并长期累积的人为性灾难。对此，人如果不能从人之为人本身出发，不能认清人创造的工具的“双刃剑”属性，不能认清知识既是人升向精神至善的桥梁也是人成为魔鬼和自我毁灭的工具，不能认清“玩物丧志”、愚弄世界必被世界愚弄等本质；毁灭人类的必定是人类自己。马克斯•舍勒说：“引发本能压抑的正是精神”、“精神是唯一能把人自身作为观照对象的存在”；[10]习近平强调指出：“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我们要继续锲而不舍、一以贯之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前进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11]对此，只有建构至善的精神信仰、提升自我的敬畏之心、养育至善人格并付诸积极行动，养成理性占有和生产物质、抑制本能贪欲，才能有效化解AI异化于人等的人为性灾难，才能救赎人和世界。对于任何人为危机，上帝不可能帮人化解，客观自然也无能为力，只有靠人自己积极行动。
3．2  理性认识文明的本质，遵循规律传承和创新文明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的总和，是人类开化状态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文明是人类的文明，有其内在的传承和创新规律，即是物质与精神、人类与自然等统合、丰富、传承和创新的过程。恩格斯指出：“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是荒谬的、也是反自然的”。[12]也就是说，人类文明发展是奠基于人及其类对其所在文明的体认、记忆、传承与创新；是人类对其所在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的接纳、统整和创造。任何文明的存在与发展都必须奠基于真知识的发现与传承，都是奠基于共认至善价值的精神与物质生产的思考、建构、行动。
简言之，文明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也是人类共同依存和传承的。文明必须是继承之后的发展，没有继承就没有发展，而继承的正是传统文明的精华、不变的真知、永恒的价值、共在的信仰、先验的爱、不懈的行动与反思，这是文明之在和之所在的本质规定。任何不经过自己理性思考、生产劳动、价值检验而只接受工具所呈现的结果的行为，在不自觉间就将自己变成了工具的工具。任何把经典文明及其传承规律进行恶搞或娱乐化再造的行为，就是把自己异化于所在时代的人性异化行为。把经典文明及其传承规律进行娱乐化再造，决不是发展和创新文明，而是阻碍文明的发展，甚至是使文明庸俗化、野蛮化。
3．3  再造科技哲学，化解科技及工具异化于人的属性
现今的世界是一个科学技术一体化、科学技术与社会融合化的世界，人创造了各种技术，人在依赖各种技术赢得丰盈的物质享受的同时，人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生产行动等却发生分离：一些人笃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化解各种危机、完全可以解决人类与自然面临的各种问题；一些人笃信科学技术就是科学技术，是异化于人的存在，并认为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正是造成社会结构与文化意识割裂、人心失序、人格分离、价值失范以及生态失衡等所有问题的根源。不论是唯科学主义还是反科学主义的信仰、价值观及行动都有失偏颇。就其本质而言，是人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论、方法论出现偏颇。对此，再造科技哲学别无选择。
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发布以来，虽然在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国当代的科技哲学似乎正在偏离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论、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科学技术都是人为认识、改造世界的手段与工具，不存在着任何超人类之外的科学技术。既然科学技术是人的科学技术，人又是超单数的存在；那么科学技术就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存在，而是具有人文性的存在。因此，笃信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化解一切危机的认识论、方法论、行动效果正是AI使用失控和伪知识泛滥的有力推手。其行为的核心是只管生产不管使用，只计个人的经济或情感利润，而不顾他人或社会的耗损成本。而反科学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虽然觉察到了科学技术发展具有强大的异己力量，但是，同样没有看清科学技术是人的科学技术的本质，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科学技术带来的是福还是祸，并不由科学技术决定，而取决于使用者的人及人类自身。
作为生命与精神同构的苦行者，人不仅要创新发展科学技术，以提升人类的物质生活质量；更要对科学技术进行人化（绝不是自我单个人，而是人类化）再造，使科学技术生产过程及其产品为提升人类精神生活质量服务。为此，只有回到人本身，从人类出发再造科技哲学，才能建构人化的科学技术认识论、方法论体系，才能从本质上在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规避其异己力量。
3．4  建立健全科技人化的法律法规，以人的行动化解人为危机
要弱化科技发展的异己力量，只有最大限度地实现科技人化。除了前述的建构人的至善精神信仰、再造人化的科技哲学、遵循规律传承文明外，还必须建立健全科技人化的法律法规。人人都应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的精神之力和实际行动掌控技术、救赎正在工具化的人自己。

马克思认为：“科技对于劳动来说，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13]要使科技成为人化的科技，要弱化和克服科技的异己力量，恩格斯认为“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2]也就是说，针对AI异化、伪知识泛滥和全民娱乐的人为危机，我们不仅要有清醒的认识，还要建立健全科技人化的法律法规。只有使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物质生产、科技创造行为等都自律自觉地限制在人化科技的法律法规之内，才能有效救赎人类自己，建构科技与社会协同发展的至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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